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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

站”。1935年9月，红军攻克腊子口

后抵达这里，得到休整，并确定了到

陕北去的方针。《哈达铺的灯光》是

甘肃省话剧院推出的红色革命剧，以

真实历史为蓝本，生动再现长征的波

澜壮阔。

  该剧2024年启动创排，获国家艺

术基金、甘肃省艺术基金双重资助，

2025年3月在兰州首演后，历经打磨

提升，先后获评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

优秀剧目、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剧

目、2026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舞台呈

现奖，并先后登上第十四届中国艺术

节、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

资助项目，当下，该剧开启“重走长

征路”全国巡演，分两轮覆盖北京、

云南、贵州、重庆、四川等省市，最

终回到哈达铺收官。

  接到甘肃省话剧院（以下简称

“甘话”）邀约执导《哈达铺的灯

光》，迎来了我导演生涯的第一百部

作品。这部作品于我而言，它不只是

一个数字的纪念，更是一次创作上的

“溯流而上”——— 从都市情感的日常

叙事，转向陇原大地的历史深处；从

熟悉的市井烟火，踏入一段需要用舞

台重新丈量的岁月。

  在剧目的创作过程中，我和主创

团队没有选择重大战役、重要会议这

类常见的叙事切口，而是以1935年中

央红军驻足哈达铺、确立战略方向的

史实为核心，几进哈达铺古镇，在青

石板路上踱步，在老药铺前驻足，试

图触摸那段历史的温度。最终我们确

立了“本质不虚，其他不拘”的创作

总纲，以“诗化的现实主义”为美学

追求，想在一方舞台上，挖掘休整时

光里的军民温情与信仰力量，让哈达

铺古镇的点点微光，穿越九十年的漫

长岁月，照进当代观众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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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是全剧的核心意象，也是
整体舞台美学的锚点。整部戏的视
觉体系、情绪节奏、主题表达，都围绕
着一个“灯”字展开。
  第一层，是写实的灯。队伍初
到哈达铺，物资极度匮乏，连点灯
的煤油都买不到，只能用豆油灯照
明。舞台上，我们刻意压低了整体
的照明度，用暖调低饱和度的光
源，还原那种昏黄、摇曳、随时可
能被风吹灭的脆弱感。这不仅是对
历史真实的还原，更是一种处境的
隐喻——— 前路未卜，人心未定，一
切都在明暗之间摇摆。
  第二层，是写意的灯。随着军民
关系的缓和，百姓送来了煤油，药铺
的灯亮了，街巷的灯也一盏盏亮了起
来。这些灯，不再仅仅是照明的工具，
而是人心的象征——— 是百姓从疏离
到亲近的善意之光，是队伍从迷茫到
坚定的信念之光，是黑暗岁月里不灭
的希望之光。到了全剧结尾，队伍开
拔，全镇百姓举灯相送，舞台上形成一
片灯海。那一刻，灯海就是民心，就是
力量，就是照亮前路的万丈光芒。
  为了实现这种“一灯千面”的意

象表达，我们在舞台技术上做了很
多探索。舞美设计戴延年老师和我
达成共识：不做写实的布景堆砌，
而用写意的空间切割来完成场景转
换。舞台中央是一个可旋转的转
台，配合光区的明暗切换，在不换
景的情况下，完成从街巷到药铺、
从民居到营地的时空跳转。这种空
间理念，既是对中国传统戏曲“一
桌二椅”美学的继承，也是当代舞
台简约主义的实践。
  除了灯光，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
意象道具，形成完整的符号体系。比
如雨——— 雨贯穿全剧始终，时断时
续，时大时小，既是西北小镇真实的
天气，也是旧中国阴霾湿冷的象征。
比如伞——— 决策者与杨秀才“雨中
论道”那场戏，从前者为后者撑
伞，到后者反过来为前者撑伞，一
把伞的易手，完成了两个人物从对
立到理解的情感转换。再比如鞭
子——— 杨秀才用来责罚徒弟的那根
鞭子，最后变成了他“三鞭自罚”、打
破心魔的工具。这些道具，都不是单
纯的生活用品，而是有戏的、有情感
的、有寓意的舞台语汇。

  排这部戏时，我的创作理念始
终是：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就要写
人性。人性是复杂的，是有褶皱
的，是有温度的。
  对于队伍中的基层指战员，我
们没有把他们塑造成无畏的英雄。
梁连长有急躁的时候，有违反纪律
冲动举枪的时候，也有放下身段求
诊的时候；年轻战士有想家的时
候，有面对牺牲崩溃的时候，也有
咬着牙继续前行的时候。他们不是
钢铁，他们是人——— 有血有肉、有笑
有泪、有脆弱也有坚韧的普通人。正
是因为普通，他们的坚持才更显得可
贵，他们的牺牲才更令人动容。
  对于古镇的百姓，我们同样作了
去标签化的处理。杨秀才不是一开
始就深明大义的开明乡绅，他有他的
执念、他的伤痛、他的偏见。他的转
变，不是被几句大道理说服的，而是
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之后，内心一点

点融化、一点点松动的结果。“三鞭自
罚”那场戏，是他人物弧光的顶
点——— 打破的不是一句誓言，而是多
年的心魔；完成的不是一次出诊，而
是一次精神的觉醒。张阿婆、陈铁
匠、常英这些角色，也各有各的性
格、各有各的逻辑，共同构成了一
幅鲜活的陇原小镇众生相。
  在表演上，我要求全体演员走
“内敛克制”的路线。拒绝夸张的戏
剧腔，拒绝脸谱化的表情，拒绝口号
式的台词处理。要用细节说话，用眼
神说话，用气息说话。一个微颤的手
指，一个躲闪的眼神，一声压低的咳
嗽，都比声嘶力竭的呐喊更有力量。
甘话的演员们有非常扎实的现实主
义表演功底，本土演员对这片土地、
这段历史的情感共情，是外来演员学
不来的。朱衡饰演的杨秀才，分寸感
拿捏得极好，那种西北文人的执拗、
风骨与柔软，都在骨子里。

  这部戏是甘肃的戏，是哈达铺的戏。它的根，
必须扎在这片土地里。创作全程，我们都在努力挖
掘陇南山区独有的人文气质，打造一部“有西北泥土
味”的舞台作品。
  首先是语言的在地化。排演时，我们保留了适度
的陇南乡土口音和民间口语，让台词听起来不那么
“书面”、不那么“话剧腔”。西北人说话，直来直去，不
绕弯子，但骨子里重情义、讲信用。这种语言特质，要
体现在人物的台词里、节奏里、语气里。
  其次是空间与风物的还原。舞美团队实地考察
了哈达铺老街、义和昌药铺的建筑形制，舞台上的一
砖一瓦、一桌一椅，都力求还原那个年代的真实样貌。
“土陶罐、草药筐、粗布衣裳、铜油灯”这些细节，共同
构建了一个可信的历史空间。音效上，我们融入了陇
南的山间风声、市井叫卖、民间小调，让观众闭上眼
睛，也能感受到那是西北的小镇。
  更重要的，是精神气质的捕捉。西北的土地是
厚重的，西北的人是坚韧的。这部戏的整体美学基
调，不是江南的温婉，不是平原的开阔，而是一种
苍劲、沉郁、内敛的力量感。就像西北的白杨树，
不张扬，不花哨，但扎根深，站得稳，风吹不折，
雨打不弯。这种气质，贯穿在全剧的节奏里、人物
的风骨里、舞台的气韵里。
  排完这部戏，有人问我，你觉得《哈达铺的灯
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想了想，回答说：是
“安静的力量”。
  这部戏没有激烈的战争场面，没有宏大的人海
战术，没有声嘶力竭的口号宣讲。它安安静静地讲
了一群人，在一个小镇上，短暂歇脚、彼此温暖、
共同寻找方向的故事。但正是这种安静，反而更有
力量——— 因为它走进了人的心里，因为它触摸到了
人性中最柔软也最坚韧的部分。
  从艺二十载，我的创作走过了三个阶段：最初的
几年，是对自我表达的探索，专注于市场化的原创故
事；继而转向更广阔的人文视野，深耕东方美学的叙
事表达；近年来，则愈发关注时代与人民，致力于讲述
中国故事。《哈达铺的灯光》正是我近年来创作理念的
一次集中呈现。它让我更加坚信：戏剧的力量，在人
心的深度；历史的温度，在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里。
  愿这盏来自哈达铺的微光，能够走出陇原古镇，
照进更多人的心里。让我们在细碎的人间暖意里，读
懂那份跨越岁月、生生不息的精神光亮。
  （本文作者系话剧《哈达铺的灯光》总导演；本文
配图均为《哈达铺的灯光》剧照，尹雪峰摄）
             （来源《甘肃日报》）  中央红军在哈达铺这段历史之

所以特殊，在于它的“中间性”———
它不是起点，不是终点，而是漫长征
途中一处歇脚之地。同类题材多聚
焦于激战关头或重大会议，而这部
戏选中了这样一个“休整期”，这既
是剧本先天的优势，也是创作上的
难点。歇脚的日子，没有枪林弹
雨，没有惊天动地，戏从哪里来？
  我的回答是：从人心里来，从
关系里来。
  全剧采用双线复调的叙事结
构。一条线是“救人”——— 队伍里
有重要的同志病重，急需延医请
药，可镇上最好的大夫杨秀才，因
早年受过旧军队的伤害，立下“凡军
人不医”的铁律，拒绝出诊。另一条
线是“问路”——— 这支长途跋涉的队
伍，前路茫茫，去向未定，决策者们
在昏暗的油灯下反复研判、苦苦思
索，寻找着正确的方向。
  这两条线，一明一暗，一急一

缓。“救人”是明线，充满戏剧张
力，有具体的冲突、具体的人物、
具体的情感；“问路”是暗线，沉
郁厚重，关乎信仰、关乎命运、关
乎历史走向。两条线索最终在精神
层面交汇：救一个人的命，与挽救
一个民族的命运，本质上都是对生
命的尊重、对希望的追寻。这种
“同构性”，让两条本不相关的线
索产生了内在的有机联系，而非生
硬的拼接。
  我常和剧组人员说，这部戏的
戏剧冲突，不是战场之上的厮杀，
而是心灵之间的碰撞。从最初的紧
闭院门、暗中观望，到慢慢地试
探、接触、理解，再到最后的敞开
心扉、倾力相助，这个过程是军民
关系的建立过程，也是信任的重建
过程。百姓有百姓的顾虑，战士有
战士的窘迫。正是这种“不完
美”，才让人物显得真实可信，让
情感的建立显得水到渠成。

叙事策略：

双线复调，于“中转站”里见乾坤

意象建构：

一灯千面，于虚实之间立诗魂

人物塑造：

彰显人性，于烟火气中见真情

地域美学：

扎根陇原，于泥土味中铸风骨


